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92刑初426号

公诉机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鲍培方，中共党员，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街庙岭村。2017年3月14日因本案到案，次日因涉嫌贪污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四看守所。

辩护人汤竟峰，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鲍培方被控贪污一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8月28日以武东湖检公诉刑诉（2017）511号起诉书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何仁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鲍培方及其辩护人汤竟峰到庭参加诉讼。在本院审理期间，公诉机关建议延期审理，对相关事实及证据补充侦查，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决定延期审理，并在公诉机关补充相关证据后，于同年12月27日恢复审理。公诉机关又于2018年3月27日对相关事实及证据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公诉机关补充相关证据后，本院于同年4月27日恢复审理。因本案案情复杂，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6月，时任本区豹澥街庙岭村党支部副书记、一组组长的被告人鲍培方利用协助政府从事征地拆迁的职务之便，在统计上报小组村民被征地面积过程中，以妻子肖某的名义，虚报被征地面积3.82亩，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人民币6.494万元。

2013年上半年，时任本区豹澥街庙岭村一组组长的被告人鲍培方利用协助政府从事征地拆迁的职务之便，为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在未经村民小组集体讨论的情况下，擅自同意将小组集体资产大鲍湾养猪场出售给其儿子鲍某9（另案处理）用于拆迁，并共同虚构鲍某15等9户村民为养猪场住户的事实，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74.3776万元及还建房760平方米（现已交付160平方米)。

针对上述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和宣读的证据有：1、抓获及破案经过；2、证人证言；3、征地补偿协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法、土地补偿到户表、猪场出售协议、村委会证明等书证；4、银行流水；5、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同步录音录像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鲍培方作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及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80.8716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鲍培方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另提出被告人鲍培方具有自首情节，已部分退赃，且当庭自愿认罪，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时任本区豹澥街庙岭村党支部副书记、一组组长的被告人鲍培方利用协助政府从事征地拆迁的职务之便，在统计上报小组村民被征地面积过程中，以妻子肖某的名义，虚报被征地面积3.82亩，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人民币6.494万元。

2013年上半年，时任本区豹澥街庙岭村一组组长的被告人鲍培方利用协助政府从事征地拆迁的职务之便，为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在未经村民小组集体讨论的情况下，擅自同意将小组集体资产大鲍湾养猪场出售给其儿子鲍某9（另案处理）用于拆迁，并共同虚构鲍某15等9户村民为养猪场住户的事实，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74.3776万元及还建房760平方米（现已交付160平方米)。

2017年3月14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通过豹澥街纪委电话通知被告人鲍培方前往豹澥街道办事处，被告人鲍培方遂到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鲍培方退出赃款人民币69.8万元，其中37.8万元暂扣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剩余32万元上交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财政所。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出具的发、破案及到案经过、立案决定书，证明：2015年10月25日，中共东湖高新区纪工委向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关于豹澥街庙岭村原一组组长鲍培方及其子鲍某9涉嫌犯罪问题的移送函》及相关材料。同年11月20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对该线索开始初查。在初查过程中，办案人员获得了鲍培方违规转让大鲍湾养猪场并获得利益以及贪污国家征地补偿款的犯罪证据。2017年3月14日，该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通过豹澥街纪委打电话通知鲍培方到豹澥街道办事处，随后办案人员将其带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办案区进行询问。2017年3月15日，该院对被告人鲍培方涉嫌贪污一案立案侦查。

2、证人证言

（1）证人周某1（庙岭村村民）的证言，证实：我们一组拆迁流程是由村委会委员、小组长鲍培方负责通知要拆迁的房屋户主准备户口本等资料，再通知拆迁公司的人过来，核对户口信息后，再由双方根据拆迁办法等规定谈房子。大鲍湾猪场是怎么签的拆迁协议我不知道。直到2013年底，大鲍湾十三组的村民知道猪场被鲍培方的儿子鲍某9谈了拆迁协议，找鲍培方要拆迁款，我们才知道猪场已经签了拆迁协议。当时鲍培方是小组长，他私下把猪场“卖”给了鲍某9。鲍某9实际上没有买猪场。猪场是集体财产，应该经过村小组开会才能处置。鲍培方并没有开小组村民大会讨论这个事，鲍某9也并没有给小组钱，都是他们自家人私下处理的。庙岭村第一组土地面积补偿到户表是鲍培方自己上报的土地数据表，我不知道上面为什么既有鲍培方的名字，也有其妻子肖某的名字。肖某的土地应该在户主鲍培方的名下，该表上肖某的数据是鲍培方伪造的。该表上报前没有公某，村民都不知道鲍培方是怎么造的表。直到收到征地款到账领存折的时候，鲍培方才要求我们签字，并且只给我们看表上自家的那一栏，大多数村民都有意见，没有签字。鲍某15是聋哑人，名下没有土地，有低保款，他的低保款一直是鲍培方手上。是鲍培方自己决定拿在手上的，小组并未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小组很多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2）证人鲍某1（庙岭村村民）的证言，证实：我是鲍某15的堂兄，鲍某15从小大脑有点问题，后来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聋了，他父母去世后，我家开始照顾他生活。2012年左右，我妻子考虑我们年纪也大了，照顾不了了，鲍某15就在湾子里靠乞讨生活。鲍某15的户口我不知道在哪里，我没见过他的户口。我也不知道鲍培方和鲍某9把鲍某15的户口用于大鲍湾猪场的拆迁谈判，直到2015年湾里的村民举报鲍培方，鲍培方才跟我说他们把鲍某15的户口用于了拆迁谈判，有40平方米的还建房和4.5万元补偿款，他把这些补偿款和还建房给我用于赡养鲍某15。我年纪也大了，照顾不过来，就没同意。鲍某15在二轮承包的时候没有分土地。我们举报鲍培方后，在村委会发现肖某名下有6万多的土地补偿款，鲍培方说这6万多是鲍某15名下的土地补偿款。鲍培方给我40平方还建房和4.5万元赡养鲍某15，我没同意。之后，我就找鲍某15外甥辛正鑫商量，鲍某15有10多万元（6万多的土地款和4.5万元拆迁补偿）在鲍培方那里，我们用这个钱把鲍某15送到福利院去赡养。辛正鑫说福利院不接收，后来辛正鑫找鲍某3商量让鲍某3家赡养鲍某15，因为鲍某3跟我们有点亲戚关系，他们也同意了。于是，我们就找鲍培方要那10多万元钱。鲍培方说要扣7000元，他平时给鲍某15买了吃喝的，后来又要减2万元，最后谈好了8.7万元。于是我和外甥辛正鑫跟鲍某3签了赡养协议。我跟鲍培方没有书面手续。庙岭村第一组土地面积补偿到户表是由时任组长鲍培方自己制作的。小组村民之前一直不知道表上内容，我们举报鲍培方后，在村委会翻材料才发现的。我不知道大鲍湾猪场签了拆迁协议，2014年底，鲍培方给十三组出纳鲍某12猪场拆迁款的时候，十三组的村民跟我们讲，我才知道猪场签了拆迁协议。我们找鲍培方要钱，鲍培方不理我们，我们就向上反映该问题。听说猪场是鲍某9买户口找拆迁公司的人谈的。

（3）证人鲍某2（庙岭村村民）的证言，证实：大鲍湾猪场是90年代由村外的一个人在大鲍湾租地建的。合同约定2012年租期到期后，该猪场就属于一组所有。后来，一组组长鲍培方未告知大鲍湾村民的情况下，将该猪场交由其儿子鲍某9买几个户口将猪场以私房的名义签了拆迁协议，获得了多少补偿款和还建房，村民都不知道。我们一组征地补偿的时候，各户上报的土地面积以每户二轮承包的土地面积为准，多余的地按所承包的土地面积比例分给各户。庙岭村第一组土地面积补偿到户表是鲍培方制作的，我并没有参与，鲍培方把表做好后，只是给我看了一眼，意思是让我见证一下。我当时没有想到他会瞎报，并没有仔细看，如果我当时看见表上还有鲍培方妻子肖某的名字，我肯定要指出来。该表上报前没有向村民公某。该表上既有鲍培方也有鲍培方妻子肖某的名字，是他为了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所以在他妻子肖某的名下虚报了3.82亩土地面积。事实上肖某的土地都在户主鲍培方的名下。鲍某15没有劳动能力，二轮承包的时候，他名下没有土地。鲍培方说上述表上肖某名下的3.82亩土地是鲍某15的，是为了掩盖自己用肖某的名义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的犯罪事实。因为该土地补偿款在2011年就支付到户了，但是鲍培方一直并未给鲍某15，直到事情曝光后，村民找他要说法，举报他的时候，他才说是鲍某15的土地。

（4）证人鲍某3（庙岭村村民）的证言，证实：大鲍湾养猪场是1998年左右由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职工在大鲍湾租地建起来养猪的，2007年左右承包合同到期后，根据约定该养猪场就属于大鲍湾一组和十三组的集体财产。后来老板以租赁合同的形式租了5年，2012年左右，猪场就一直处于空置状态。大鲍湾猪场是怎么签的拆迁协议我不知道，直到2013年底，我小组村民才听说鲍某9将猪场签了拆迁协议。于是，我们找鲍培方要钱，鲍培方不理我们。我们就将此事向高新区纪委进行了反映，后来鲍培方迫于压力给了十三组出纳鲍某1216万元，其中4万元是打的欠条。我们一直认为猪场没有卖。鲍某9私自把猪场谈了拆迁协议的事情曝光后，他才说他买了猪场。但是，出售猪场应该开村民大会讨论决定，而村小组一直没有开会讨论过卖猪场的事情，也没有听说卖猪场的钱。鲍某15是我表叔。鲍培方没有给我8万多元作为鲍某15的赡养费。鲍某15的堂兄鲍端正和他外甥辛正鑫跟我签了赡养协议，给了我们87000元和40平方米还建房作为鲍某15后半生的赡养款。上述87000元和40平方米的还建房是鲍培方给辛正鑫的。鲍培方之所以给辛正鑫87000元和40平方米的还建房，是因为辛正鑫看望他舅舅鲍某15的时候，听说鲍培方把鲍某15的户口用于谈房子和征地补偿，所以找鲍培方要钱。鲍培方刚开始不给，于是辛正鑫就打市长热线举报，后来经过商议鲍培方才把这87000元和40平方米的还建房给辛正鑫。由于辛正鑫在佛祖岭居住，不便照顾鲍某15，就要求我家照顾鲍某15的后半生。鲍某15的旧户口在很多年前遗失了，村里办低保的时候，鲍培方带鲍某15到派出所办的户口。户口本给我之前，鲍某15的低保款都是鲍培方在使用。鲍某15之前主要靠向湾里的人乞讨生活，鲍培方没怎么照顾鲍某15，就是鲍培方给鲍某15办了低保后，偶尔会买点方便面回湾里给他。

（5）证人鲍某4（庙岭村村民）的证言，证实：大鲍湾猪场是90年代由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姓黄的职工在大鲍湾租地建的，承租合同约定1999年承包期满后，该猪场的财产属于大鲍湾一组所有。2012年左右，鲍培方、鲍某6、鲍某5、鲍某7等人到我家找我商量大鲍湾猪场拆迁的事情。当时，鲍培方说猪场以个人名义谈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补偿款，谈下来后我们再商量将拆迁补偿款一起分。我说这个事情要跟所有村民一起商量，不然其他村民有意见的，然后我们就散了。过了不久，鲍培方的四弟鲍某6叫我去他家附近喝酒，鲍培方的两个儿子鲍某9和鲍某14盛也在场，喝酒期间，鲍某9从包里拿出了上述猪场出售协议说他在高新区有熟人帮忙，猪场只有他能谈下来。鲍某6也劝我说其他人都签了字，让我也把字签了。我当时觉得这样做不对，但又碍于面子不好得罪他们，就签了我儿子“鲍某18”的名字。该猪场实际上没有卖给鲍某9，鲍某9并没有支付购买款。该猪场后来怎么进行的拆迁谈判我们都不知道，只有鲍培方跟他儿子鲍某9知道。到2014年底左右，十三组的村民找鲍培方要猪场的拆迁补偿款的时候，我才知道鲍某9已经把猪场谈了。我找鲍培方问猪场谈了多少钱，他只说他儿子鲍某9把钱都输了。鲍某9给了我3万元的猪场的拆迁款。当时鲍某9到我家先给我2万元现金，我不同意，他又加了1万，并说他是买了几个户口谈的猪场，现在只有个别户头上的钱到了。庙岭村第一组土地面积补偿到户表是鲍培方私自一个人制作的。该表上报前没有向村民公某，该表应该开村民大会商定，以二轮个人承包的土地面积为基础，将剩下的土地按比例分摊到各户名下，商定好后再进行公某。他为了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所以在他妻子肖某的名下虚报了3.82亩土地面积。鲍培方说上述表上肖某名下的3.82亩土地是鲍某15的，是为了掩盖自己用肖某的名义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的事情，找的一个借口。因为该土地补偿款在2011年就支付到户了，但是鲍培方一直并未给鲍某15，直到事情曝光后，村民找他要说法，举报他的时候，他才说是鲍某15的土地。鲍某15是大鲍湾的一个残疾人，又聋又瞎，脑袋也有问题，一直以乞讨为生。鲍某15名下没有土地。鲍某15的户口为什么在鲍培方手上我不清楚。但是鲍某15的低保等国家补贴费用都是鲍培方在使用。

（6）证人鲍某5（庙岭村村民）的证言，证实：2006年左右，我在村里办了一个武汉海林建材有限公司，想在村里做些建材生意。后来我了解到村里开始征地拆迁了，想把猪场拆迁的事接下来赚点钱，就找组长鲍培方商量这个事，因为拆迁工作都是由政府找组长来操作，组长不在中间牵线，拆迁工作人员不会联系我的。鲍培方说这个猪场之前政府说可以赔38万，我接下来需要给村里38万，我同意了。但是鲍培方一直没有明确同意把猪场拆迁的事交给我。2013年上半年，鲍培方的弟弟鲍某6打电话把我叫到华中科技大学附近的一个餐馆里商量猪场的事，当时鲍某9、鲍某7也在场。鲍某6当场劝我同意把猪场拆迁的事给鲍某9来做，并说鲍某9在拆迁公司有熟人，猪场谈下来后会给我几万块钱。当时我没有答应。后来鲍某6、鲍某9又多次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我想到拆迁的事都是政府找小组长来操作，鲍培方不支持我，也不好弄，就同意给鲍某9了。不久，鲍某9就拿着上述协议到我家让我在协议上签字，我记得我是最后一个签的。签猪场出售协议期间，鲍培方没有直接出面，他作为小组长也不好出面，但鲍某6出面找我谈，肯定是鲍培方的意思。如果不是因为鲍培方是小组长，鲍某9不能把猪场“盘”下来拆迁。因为拆迁工作人员都是通过小组长来谈拆迁的，没有小组长同意，拆迁工作人员不会跟你谈。鲍某9“盘”下猪场谈拆迁肯定得到了他父亲鲍培方的帮忙。猪场属于小组的集体资产，猪场要出售应该由小组村民集体开会决定，但小组并没有开会讨论这个事。鲍某9实际上没有按协议规定支付38万元购买款。村民后来知道猪场谈了拆迁协议后，找鲍培方要钱，他们才向小组交了钱，交了多少我也不知道。猪场拆迁过程中，我提供了我和我儿子鲍某20两个户口。当时是鲍某9问我有没有户口谈房子，他要买户口将猪场以私房的名义谈拆迁，我就把我和鲍某20的户口给他了，谈了之后以每个户口80平方米的还建房给我。除了还建房，鲍某9还给了我4.5万元。在南望山一个餐馆给我的现金。我的账户(421904269496000011202)2013年9月23日一笔4万元的取现是我办理的。鲍某9总共给了我人民币8.5万元。庙岭村第一组土地面积补偿到户表是小组长鲍培方自己制作的。表上各户土地面积怎么计算的我不知道，小组也没有开会讨论过各家各户应该有多少土地面积。我只知道最后补偿的土地面积不少于我二轮承包土地证的面积就行了。

（7）证人鲍某7（庙岭村村民）的证言，证实：我知道买猪场的事情，猪场出售协议上是我本人签字，摁的手印。我是代表我弟兄几个签此协议的。我不知道是谁提出要卖猪场的，因为我们兄弟几个常年在外，只知道要卖，没反对。只要属于本湾的人，愿意拿钱买，是谁买我无所谓。当时我在外面具体不太清楚，是他们商定之后到我家征求卖猪场一事时，我表示同意，并将我的户口用于猪场谈房。我好像是第二或第三个签字的，当时鲍培方有没有签字我没在意。2009年时猪场承包合同到期，至于协议为什么2010年签的，落款是2009年，我不知道。事后我得了4万元现金，是2014年夏天鲍某9在华科大南望山一酒店以现金方式给我的。在猪场拆迁中，我提供了两个户口，分别是鲍某7、鲍某16，没有重复用于其它房屋的拆迁。

（8）证人鲍某8（庙岭村村民）的证言，证实：我知道卖猪场的事，是鲍培方电话通知我的。猪场出售协议上是我本人签字，摁手印的。鲍培方打电话说，想把猪场以他儿子名义买下来，该小队得的钱都给小队。另外赚点钱补偿我在猪场中的投资。猪场是我96年找华科姓黄的一老板引进来的，我投资了一部分，所以我签了此协议。我不知道是谁提出卖猪场的。因为猪场按集体资产谈价格低，以私人谈可以多谈些钱，鲍培方说他儿子鲍某9有关系，所以把猪场卖给了鲍某9。卖给鲍某9谈可以多赚钱大家可以多分点。这些都是鲍培方跟我们说的。鲍培方不在此协议上签字，我猜想是鲍培方儿子买，鲍培方不方便签字。我是最后一个签字的，是2013年签的，至于落款是2009年我不清楚。事后我拿了2万元钱，是2014年10月鲍某9送到我家我爱人鲍某17手中的。

（9）证人鲍某6（被告人鲍培方的弟弟）的证言，证实：猪场出售协议上是我本人签字并按的手印。我们6个人私下商议想买下猪场谈房子，商定后就去找鲍培方协商此事。商议此事两年后，鲍某9得知此事，要参与进来。因他与拆迁方面有点关系，所以由他牵头。卖给鲍某9的目的也是为了赚还建房和钱。鲍培方说他不参与此事，所以没在出售协议上签字。我们六个人签字后，把协议交给了鲍培方。购买猪场的协议从2009年开始商议，所以协议落款时间是2009年。2013年庙岭开始征地拆迁时候我得了4万元，是2014年鲍某9在南望山旁一酒店以现金方式给我的。

（10）证人鲍某9（被告人鲍培方的儿子）的证言，证实：2013年5月，我找鲍某5、鲍铁锥、鲍某6、鲍某7、鲍某8、鲍某18等人商议，想把养殖场房屋买下后谈拆迁，从中赚钱。因为2009年谈拆迁时，街拆迁办算出了38万的价格，便以此价作为买入价，他们均表示同意。5月有一次在菜篮子酒店吃饭时，他们同意一起买这个养殖场的房屋，不过以我个人名义。《养猪场出售协议》是我于2013年5月拟的，协议落款时间是2013年，具体时间不记得了。我把协议拿回家后，我父亲给几个人打电话确认后，便同意了这个协议。房子买到手后，我朋友朱启武介绍了拆迁公司与我谈拆迁，我通过户口贩子买了4个户口（徐某1、徐彩绿、鲍某19、庞某），花了12万，给的现金。其他几个都是本村户口。2013年7月最终谈成。期间我给鲍某64万，鲍某74万，鲍某59万，鲍某183万5，鲍铁锥2万，鲍建友2万，鲍某82万，算作分红。2013年9月至12月，8户9人拆迁款全部以现金或者银行转账到我手里，除去房款，我收到170多万，除上述款项外，还通过我父亲付了38万。后来打牌输了一些钱，吃喝花了一些钱，基本花光了。还建房基本由户口本人所有，他们未占有拆迁款。

（11）证人鲍某10（庙岭村委会副主任）的证言，证实：庙岭村是2009年开始拆迁谈判的。根据村委会会议商定，村委会六个成员，每名成员负责一个片区的拆迁协调工作。根据分工，我负责祠堂鲍湾、鲍贵湾两个湾子的拆迁协调工作，鲍培方负责大鲍湾的拆迁协调工作。2012年底，鲍培方因年纪原因辞去了村副书记职务，他负责的大鲍湾就交由我负责了。在拆迁过程中，分片的村委成员具体负责所管湾子拆迁户的身份信息、房屋信息的核对工作。先由村委成员将要拆迁的户主找过来，再通知拆迁工作人员来与要拆迁的户主进行谈判。大鲍湾养猪场是90年代华工的一个职工在大鲍湾租地用来养猪的猪圈，没有住人，后来老板没有养猪了，养猪场就荒废了，周边都长满杂草。大鲍湾有一组和十三组两个组，养猪场属于这两个组共有的集体资产。正常程序来讲，要处置该养猪场，应先经过两组村民大会开会商议，再报村委会同意才能处置。但2013年上半年，鲍培方作为一组组长私下同意将该养猪场交给了其儿子鲍某9进行了拆迁谈判，并未经过村民大会商议，也未出钱购买该养猪场，拆迁谈判的时候，也并未通知我就与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签订了该养猪场的拆迁协议。该养猪场最后拆迁获得了多少拆迁补偿我不知道，我没有参与这个事，拆迁谈判的时候，他们没通知我，也没有告诉我获得了多少补偿。大鲍湾是武汉新运拆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拆迁谈判的，整个庙岭村都是这个公司谈的。武汉新运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具体安排了鲍某13负责大鲍湾的拆迁谈判，还有一个叫“小黄”，全名不知道。豹澥街道办事处街道党委委员晏伶负责庙岭村的拆迁协调工作。拆迁过程中，村委会成员和村小组长都要负责拆迁协调工作。作为小组长，要对该小组拆迁户的身份信息和房屋信息真实性负责，遇到拆迁矛盾，村小组长也要负责协调。征地补偿先由村会计熊某,4根据村民土地经营权证上的面积造表，再由每个村民签字确认，然后层交村负责人、村理财小组、街道相关领导签字审批。审批完成后，由村会计到经管站领取支票，再分发给每户村民。
（12）证人熊某,4（庙岭村村委会副书记、会计）的证言，证实：庙岭村2009年开始拆迁谈判。根据村委会会议商定，村委会六个成员，每名成员负责一个片区的拆迁协调工作。根据分工，我负责污泥河朱湾、关山熊湾、关某三个湾子的拆迁协调工作。在拆迁过程中，分片的村委成员具体负责所管湾子拆迁户的身份信息、房屋信息的核对工作，先由村委成员将要拆迁的户主找过来，再通知拆迁工作人员前来与要拆迁的户主进行谈判。村小组长在拆迁过程中，与村委委员负责的工作一样，也是负责协调，具体负责被拆迁人身份以及房屋的真实性，只不过村小组长只负责本小组内的拆迁工作。我村大鲍湾2012年底之前由村副书记、一组组长鲍培方负责，2012年底，鲍培方退休后，由村副主任鲍某10负责，同时鲍培方担任村一组组长一直到2014年底。大鲍湾养猪场是90年代由村外的一个人在大鲍湾租地盖的猪圈，没有住人，后来老板没有养猪了，养猪场就荒废了，没有人管了。大鲍湾有一组和十三组两个组，养猪场属于这两个组共有的集体资产。大概2013年上半年，鲍培方儿子鲍某9自己找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将养猪场进行了拆迁谈判，并签订了拆迁协议。拆迁谈判的时候，鲍某9未通知负责该片区的村委委员。我听说是小组的几个村民代表同意由鲍某9出面就养猪场进行了拆迁谈判。该养猪场最后拆迁获得了多少拆迁补偿我不知道，我没有参与这个事，拆迁谈判的时候，他们没通知我，也没有告诉村委会获得了多少补偿。武汉新运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安排鲍某13和黄某两个人负责大鲍湾的拆迁谈判。在2013年上半年期间，鲍培方对我说，大鲍湾猪场已经本湾村民代表同意卖给鲍某9。后来鲍某9拿了一份证明(2013年7月9日）给我盖村委会的公章，用于猪场拆迁，当时我看有帅某,4签字，就盖了章。

征地补偿的程序是先由村各小组长核实每户村民的土地面积，根据各村民土地经营权证上的面积进行统计，统计后还要经过小组村民大会进行公某，以及各村民签字认可。最后小组长将核实好的数据报给我。村里有各户村民承包土地面积的底子，但征地补偿还是以各小组长报的数据为准。因为村里经过了两轮土地承包，村民的土地面积数据时有变动，各小组经过公某、签字后的数据才是最准确的。村里统计征地面积是以户主为单位，每个家庭的土地面积都统计在户主的名下。庙岭村一组土地补偿到户表（2011年6月13日）上肖某名下3.82亩土地是一组五保户聋哑人鲍某15的土地，当时鲍某15没有身份证，不能在银行开户，而鲍培方一家平时照顾鲍某15的吃喝，所以鲍培方认为鲍某15的土地补偿款应该给他们家。鲍某15是聋哑人，之所以有地，是因为2002年，土地二轮承包时，小组可能是按人头分的地。各小组怎么分地是由小组根据一轮承包的历史自己处理的。各小组除了各户承包地，还有小组集体地。集体地按一亩一万元补偿。按规定该补偿由村委会提留，作为小组集体资产用于购买社保等集体支出。各集体小组集体地面积不用小组上报，村委会有各小组集体土地数据。鲍培方还用鲍某15户口谈了大鲍湾养猪场拆迁，2015年，一组村民向村委会反映鲍培方问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鲍某15户口获得的拆迁补偿都是鲍培方拿了。2016年上半年，鲍某15一个姓辛的侄子知道后，找鲍培方要钱。后来他们双方协商后决定由鲍培方拿出8万元左右给本小组村民鲍某3。由鲍某3赡养鲍某15一直到其去世。这8万元左右除了鲍某15户口获得的拆迁款还包括他名下土地获得的土地补偿款。当时他们双方在村委会处理了这个事情，但村委会没有手续，可能双方当事人有手续。村委会对这个事情没有直接介入，双方矛盾平息了就没管了。

我知道庙岭村第一组土地面积补偿到户表既有鲍培方也有鲍培方妻子肖某的名字。我当时问了鲍培方，鲍培方说肖某名下的土地是鲍某15的，鲍某15当时没有身份证号，在银行不能开户。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认可了，并将该表上报街道，后来也直接将这部分土地补偿款转至肖某的账户中了。我2017年4月28日交过来的庙岭村一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农户补贴表上二轮土地延包面积数据是各户土地承包证上的数据。该表上没有鲍某15的名字，鲍某15在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没有承包土地。鲍培方说肖某名下的土地是鲍某15的，我之所以认可，是因为一组总共承包了215亩左右的土地，二轮土地延包一共只承包了137.51亩，剩下的土地一组是怎么分的由小组自己开会商量决定，村委会没有干预也不知道。我当时的原则是保证一组上报的土地面积不超过215亩就行了，鲍培方作为一组小组长说是鲍某15的，我以为是小组商量过的，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纪委工作人员向我出示的鲍某15亲属关系证明上的公章我不记得是不是我盖的了，帅书记的签字不是他本人签的。出示的鲍某15未婚证明、徐某2住房证明材料这两份证明材料是我写的，字是帅书记签的，章子也是我盖的。徐某2我不认识，当时是鲍培方还是拆迁公司（是谁记不清了）拿户口来找村里开证明。谈房子时，为了尽快把房子谈完，有这样的政策，只要提供豹澥的户口，村里就给开证明。鲍培方当时没有说明拿徐某2的户口谈哪处房子。小队的账跟村里没有关系，村里对小队集体经济缺乏监管。

（13）证人鲍某11（庙岭村一组出纳）的证言，证实：大鲍湾养猪场是村外的一个人在大鲍湾租地建起来养猪的，2007年左右承包合同到期后，该养猪场就属于大鲍湾一组和十三组的集体财产。后来老板以租赁合同的形式租了5年，2012年左右，猪场就一直处于空置状态。庙岭村是2009年开始拆迁谈判的，拆迁流程是由村委会委员、小组长鲍培方负责把要拆迁的房屋户主找过来，再通知拆迁公司的人来，核对户口信息后，再由双方根据拆迁办法等规定谈房子。2014年底，鲍培方给十三组出纳鲍某12猪场拆迁款的时候，十三组的村民跟我们讲，我才知道猪场签了拆迁协议。我们找鲍培方要钱，鲍培方不理我们，我们就向上反映该问题。听说猪场是鲍某9买户口找拆迁公司的人谈的。大鲍湾养猪场我认为没有出售给鲍某9。猪场出售并未召开小组村民大会讨论决定，是鲍某9私自搞的，我作为一组的出纳，也一直没有见到猪场出售款。直到2015年初，我们小组村民向政府反映猪场问题的时候，鲍培方才迫于压力给小组38万元作为猪场出售款，其中26万元转到我农商账户中，另外还给我写了12万的欠条。我们大多村民都认为该出售协议无效。这38万元没什么依据，当时他说先退38万，等他把给其他人的钱收回来后，再退给小组，一共要退70万元。70万元的数字也没有依据，是小组大多数村民一起估算的，当时村民要求鲍培方退了70万就不为这个事找他麻烦了。鲍某15名下没有土地，之前他父母遗留的土地在2002年左右第二轮承包的时候通过村民大会收回了，他又没有劳动能力，所以村里没有分地给他。2011年，一组征地的时候，刚开始小组开了个会，会上商定了一个方案：一组一共有215亩耕地，二轮承包时160亩左右，剩下的50亩一半按各户二轮承包的土地面积平摊，一半按人头平摊。后来，鲍培方跟我说他算出来了，剩下的50亩每亩平摊0.24亩，每个人头平摊0.2亩。但最后一组每户上报的数字一直没有公开，没有经小组大会议定就上报了。鲍某15二轮承包的时候没有承包耕地，他最多只能按上述方案获得0.2亩土地补偿，每亩补偿1.7万元，也就是他最多只能获得0.34万元土地补偿。土地补偿表上有肖某的名字，这是鲍培方自己造的表，村民一直不知道，按规定肖某的名字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表上，因为肖某是鲍培方的妻子，他家的土地都在鲍培方名下。庙岭村第一组土地面积补偿到户表上肖某名下的3.82亩土地应该是我们一组的土地。

（14）证人鲍某12（庙岭村十三组出纳）的证言，证实：鲍培方确实给了十三组大鲍湾猪场的拆迁补偿款。鲍培方跟我们十三组商定的是给16万，实际上目前只给了12万，还欠4万，写了欠条在我这里保管。2014年下半年，我组有几个年轻人知道了鲍培方私下将大鲍湾猪场与拆迁公司谈了。因为大鲍湾猪场占了一组和十三组的公共面积，于是我组就找鲍培方要猪场拆迁补偿款，刚开始他不给，争论了几个月后，鲍培方打电话要我到我们小组组长鲍社教家里一起谈这个事，当时双方就议定鲍培方给我们十三组16万元解决这个事。但是鲍培方说他只有12万元，还欠4万元，于是他给我们写了一个收条，并于当天转了12万元到银行存折上了，这个钱由我代表十三组保管。关于大鲍湾的情况，我只知道大鲍湾猪场是90年代由一组引进来的一个人在大鲍湾租地建的，猪场占了一组和十三组的共同面积。

（15）证人帅某,4(庙岭村支部书记)的证言，证实：我是村里支部书记，2009年开始任职。鲍培方是原副书记兼一组组长。庙岭村2009年开始拆迁谈判。当时街道在我村有驻村工作组，工作组是晏某副主任牵头。工作组要求我们村委成员要积极协助拆迁工作人员进行拆迁工作，具体包括带领拆迁工作人员到拆迁户家中介绍拆迁户家庭户口信息、房屋信息，核实户口本、房屋信息，宣讲拆迁政策。村委会根据工作组要求，对每名村委会成员进行了划片。大鲍湾在2012年底之前是由时任村委副书记鲍培方负责，鲍培方退休后由村委副主任鲍某10负责。村小组长在拆迁过程中，与村委委员负责的工作一样，也是负责协调，具体负责被拆迁人身份以及房屋的真实性，只不过村小组长只负本小组内的拆迁工作。我听说大鲍湾猪场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职工在大鲍湾租地建起来的。双方签订了承租合同，约定合同到期后，该猪场属于大鲍所有。大鲍湾猪场是集体财产，大鲍湾有一组和十三组两个小组，该猪场属于这两个小组的集体财产。大鲍湾猪场是怎样拆迁的我不清楚。庙岭村2012年之前是由街道政府的工作人员郑某,4、曹某在负责拆迁，2012年之后政府委托给武汉新运拆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拆迁，具体鲍某13、黄某负责拆迁。大鲍湾猪场不是鲍培福、徐彩红等9人在该村的自建房屋。我之所以出具证明说大鲍湾猪场是鲍某15、徐某2等9人的自建房屋，是武汉新运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的鲍某13、黄某让我写的，他们说这是谈房子的程序要求，我们为了完成上级的拆迁任务，就按他们的要求出具了证明材料。鲍某15拆迁档案中证明（2013年7月9日），该证明不是我出具的，该证明中“帅某,4”三个字不是我签的，我不知道是谁冒签的，村委会的章子是我庙岭村的章子。村委会的章子由会计熊某,4保管，通常情况下，用章要通过我授权。上述证明的章子怎么盖上的我不知道。庙岭村征地的时候，各小组村民的土地面积由各小组长召集小组大会自己确定各村民土地面积，然后报给村里，村委会不参与各小组的具体分配。2014年11月，有人在街信访办上访，此时鲍培方已退休2年。一组共有30来户。为了解决矛盾，年前曾协调分钱，村里会计到了现场。当时要交70万时，鲍培方希望村里拿了4万退休费抵上，但村里当时没现金，因而70万未交。现场准备的66万存折未兑现，后来言语冲突，鲍培方的弟弟被砖头打破了头。

（16）证人鲍某13（新运公司员工）的证言，证实：2009年至今我一直在武汉新运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新运公司负责豹澥街道办事处老街一部分和庙岭村、新生村、虎山村等区域的拆迁工作。我和黄轶负责庙岭村的拆迁工作，主要是我经办。我的工作职责主要是核实被拆迁户的户籍信息和房屋产权等信息，再按照豹澥街拆迁管理办法与被拆迁户洽谈。主要程序是如果被拆迁户想谈房子，就通过村干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和村干部一起到被拆迁户家里与其洽谈。庙岭村大鲍湾猪场拆迁是我负责的，当时就是我和黄某一起经办的。2013年5月份，当时我在村部吃饭，鲍培方也在场，他说他有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要找我们谈，我就告知他要准备户口等资料再联系我们谈，当时在场的人说他是村委会的老书记。过了大概两个月，鲍培方儿子鲍某9打电话给我去他家（豹澥收费站旁的教师小区）谈这个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和黄某到他家后，鲍某9出具了猪场出售协议和鲍某15等9个人的户口资料，说这个房子是他的，要我以这九户个人住宅的名义谈这个房子。我看见协议上有6个村民签字，鲍培方作为村里的干部也在场证实，就没有怀疑。于是当场我们就与鲍某9签了鲍某15等九份拆迁协议。这九份协议不是被拆迁户自己签的，都是鲍某9代签的。我不知道这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是猪场，后来我们去现场拍照的时候，房子大门是锁着的，我们在外面看了一下，看见里面有人居住的痕迹就认可了。如果我知道这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是猪场就不会跟鲍某9以个人住宅的形式签拆迁协议了。签拆迁协议之前，我们没有向村委会或小组村民核实这个猪场的产权信息。因为一是刚开始鲍培方当着村里部分干部的面跟我讲了这个猪场是他的，在场没有人异议，并且有人说鲍培方是老干部；二是鲍某9向我们提供了出售协议，并有6个村民签字；三是拆迁协议签了之后，村委会也出具了上述房屋属于这9户村民自建房屋的证明。所以我们就认可了猪场是鲍某9的。鲍某9提供九个户口，只要是豹澥街道办事处的户口，而且是第一次用于谈房子。我们就认可。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大鲍湾养猪场应该以企业的形式进行谈，要走评估程序。猪场的拆迁补偿款是以上述9户被拆迁人的名字开的存折，2013年底我就把这9个存折都给了鲍某9。鲍某9在大鲍湾猪场的拆迁补偿过程中没有给我好处,可能一起吃过饭。在谈房子过程中，鲍某9有一个朋友姓朱(也是庙岭村的），他通过我的一个姓汤的朋友跟我打过招呼，让我帮帮忙。这个事情是我被鲍培方和鲍某9骗了，如果我知道这个猪场是小组资产，我是不会跟鲍某9签拆迁协议的。

（17）证人周某2（新运公司经理）的证言，证实：2009年5月至今我一直在武汉武汉新运拆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拆迁事宜。新运公司负责豹澥集镇的一部分和新光村、新店村、马桥村、新春村、通力村小马湾下汤湾老汤湾和同力村、新生村、虎山村、庙岭村的几个湾子拆迁工作。2010年左右光谷建设投资公司针对上述村湾的拆迁给我公司下了委托书，2012年豹澥街道办事处针对豹澥集镇的拆迁与我公司签了打包协议。拆迁款都是从豹澥街道办事处的账户转至我公司账户上的。拆迁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收集被拆迁户的户籍信息以及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信息并进行初步核实，然后按照拆迁安置实施办法与被拆迁户洽谈。拆迁流程是被拆迁户首先向所在区域负责拆迁的村干部提出拆迁意向，然后村干部带领我们下村收集被拆迁户的户籍、房屋信息，核实信息后我们按照拆迁安置实施办法与被拆迁户洽谈，达成一致就当场签拆迁协议。协议签好后，我们就将拆迁资料交给审计公司、政府和光谷建设公司层层审核，通过了后就向被拆迁户打款。带队的村干部主要负责拆迁协调工作，包括宣传拆迁政策，认定房屋归属。庙岭村大鲍湾猪场拆迁我公司安排了鲍某13和黄某这组负责经办，主要是鲍某13在经办，我不了解拆迁过程。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猪场应该走评估程序，由评估公司评估。大鲍湾猪场没有走评估程序而是以个人住宅的形式拆迁的情况具体我不是很清楚，鲍某13作为经办人应该比较清楚。

（18）证人郑某,4（豹澥街道纪委书记)的证言，证实:为了开展好拆迁工作，街道党委开会安排每名委员负责几个村的拆迁工作，我当时作为街道(镇）党委副书记总体负责庙岭村、新保村的拆迁工作。2012年初，我调整为负责花园村等村的拆迁工作，庙岭村调整为由街道党委委员、副主任晏某负责。我作为庙岭村挂点的街道领导，当时专门召集村委会干部及各小组小组长在庙岭村委会开会传达了拆迁政策，并且要求每名村干部及小组长必须负责好各自所负责区域内的拆迁协调工作，具体包括带领拆迁人员与被拆迁户谈房子，对被拆迁房屋及户主信息真实性负责。当时房屋拆迁的标准是民房有户口的按1500元每平方，没户口的按房屋结构的重置价来计算，涉及企业的要进行评估认定补偿费用。庙岭村大鲍湾猪场拆迁工作我不了解，当时没有听工作人员具体汇报过。

（19）证人余某,4（豹澥街道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2010年年初，街道安排我、王尤建、陈军三个人负责庙岭村大鲍湾的拆迁工作，党委委员、副书记郑某,4为组长，具体由我们三个与村民谈。2012年9月份左右，我就没参与拆迁工作了。村干部、小组长负责带领我们与被拆迁户谈房子，由于农村房屋没有产权证，我们又不认识他们，村干部、小组长需负责证实被拆迁房主信息的真实性，也就是确保该房屋属于与我们谈房子的这个人所有。我们刚开始驻村的时候，组长郑某,4就专门召集村委会干部及各小组小组长在庙岭村委会开会传达了拆迁政策，并且要求每名村干部及小组长必须负责好各自所负责区域内的拆迁协调工作，具体包括带领拆迁人员与被拆迁户谈房子，确认拆迁房主信息的真实性。庙岭村大鲍湾是时任村副书记、一组小组长鲍培方带着。拆迁流程主要是哪家愿意谈房子就联系村干部带着我们过去，核实完被拆迁户所提供的户口、婚姻状况等真实性后，我们就以湖北省第一测绘院提供的修测图上面显示的房屋面积为准，按照豹澥街拆迁安置实施办法来与被拆迁户洽谈，达成一致就签拆迁协议。庙岭村大鲍湾猪场的拆迁工作我接触过。当时我们实地看了一下，该猪场规模比较大，修测图上也显示为猪栏。我听说该猪场属于集体所有，我后来就没有接触了，因为集体的房屋要走评估审计程序。我没有对该猪场进行过初评，因为听说猪场是集体的后，我就没接触了，不知道后来怎么谈的。

3、湖北省国土资源厅鄂土资函（2010)364号批准建设用地的函，证明：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批准武汉市城区2009年度第12批次建设用地的函，证明：2010年2月25日，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同意将武汉市九峰乡群建村、新洪村，豹澥街庙岭村等村集体农用地和集体未利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征地手续。

4、征地补偿协议，证明：甲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与乙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镇庙岭村村民委员会于2009年3月25日签订征地补偿协议。甲方整体征用乙方庙岭村全部集体土地，征地补偿价格确定为每亩2.6万元。

5、承包协议书，证明：委托单位（甲方）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受托单位（乙方）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办事处于2013年5月20日签订《豹獬还建小区c8地块拆迁项目承包协议书》、《豹獬还建小区c11地块拆迁项目承包协议书》，甲方将豹澥还建小区c8、c11地块房屋拆迁项目委托乙方实施。

6、拆迁打包协议，拆迁委托书，证明：甲方豹澥街道办事处与乙方新运拆迁服务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2日签订豹澥还建小区地块房屋拆迁打包协议。房屋补偿综合价格按2400元每平米计算；其他设施及装修补偿按350元每平米计算。

7、豹澥镇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豹澥集镇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豹澥镇拆迁工作会议纪要，证明：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2008年11月30日出具豹澥镇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具体标准为：房屋重置价格（砖混结构有710/650/570元每平米三种补偿价格；砖木结构有680/520/420元每平米三种补偿价格；简易结构为340元每平米补偿价格）。厕所、猪圈、牛棚等附属设施50元每平米。

豹獬镇人民政府、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2009年出具豹澥集镇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根据拆迁户类型（两证齐全、两证不全、历史遗留的无证房）及结构类型（砖混、砖木、土砖）确定不同的房屋补偿价格。

8、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付款凭证、资金拨款申请表及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收款收据、记账凭证、支出单和发票，证明：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中心及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已支付豹澥集体用地征迁费用。

9、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街道庙岭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庙岭村村民小组长职责、权限和决策程序及关于鲍培方任庙岭村委副书记、一组组长的情况说明，证明：

（1）村民小组长协助政府依法做好征地拆迁协调工作；维护好村民小组的集体利益，管理好本小组的财产。

（2）村民小组长的权限和决策程序财务审批权；事务决策权，其中规定，一般事务由村民小组征得本组党员、骨干意见后决定，重大事务要提请本组村民会议表决，其中重大事务包括：本组村民的土地承包经营；征用土地各项补偿费的使用；村民小组会议认为应由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的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

（3）鲍培方于1994年经庙岭村一组村民选举当选为该组组长，其后一直连任。1998年经庙岭村村委会选举当选为庙岭村支部委员兼任该组组长，2008年经村支部选举任村支部副书记，2012年底因年龄辞去村支部副书记，2014年底辞去该组组长。

10、村专项开支审批表、资金用款申请书，证明：申请单位庙岭村，开支事由本村农户土地面积补偿费，实际拨付金额壹仟万元。

11、庙岭村第一组土地面积补偿到户表，证明：鲍培方承包土地面积12.3平米，补偿标准17000元每亩，补偿金额209100元；肖某3.82亩，补偿金额64940元。

12、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农户补贴表，证明：该表中有被告人鲍培方的名字，但未见鲍某15的名字。

13、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街道庙岭村村民委员会关于庙岭村大鲍湾养猪场2009年初评的具体情况说明，证明：2009年庙岭村大鲍湾按照豹澥街办事处精神进行谈房，当时是由街道办事处委派工作人员余某,4负责大鲍湾谈房，由于大鲍湾养猪场按航拍图纸名称是牲口棚，通过有关部门签证后确认为简易平房。当时按照简易平房340元每平方米按9折计算为38万元，后因承包养猪场人周某3合同未满，所以未谈成。

14、猪场出售协议，内容如下：经村代表一致同意，按照猪场图纸的价格以人民币38万卖给鲍某9个人所有（钱到付款方式）。猪场出售后的产权由鲍某9个人所有，合同协议签字即日生效，协议一式两份。村代表（签字）：鲍某6、鲍某7、鲍某18、鲍铁锥、鲍某8、鲍某5。落款日期：2009年6月18日。证明：该协议未经村民小组集体谈论被告人鲍培方擅自同意将涉案养猪场出售给其子鲍某9用于拆迁。

15、徐彩绿、庞浩、徐彩红、鲍某5、鲍某7、鲍超、鲍爱群、鲍培福、鲍小龙拆迁补偿协议书、村委会证明、房屋调查表、户口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人鲍培方与其子共同虚构上述9户村民系养猪场住户的事实，将涉案养猪场用于拆迁。上述人员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中载明房屋用途均为住宅，拆迁委托单位（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应向徐彩绿支付补偿款201646元；应向庞某支付补偿款202332元；应向徐某1支付补偿款201235元；应向鲍某5支付补偿款202182元;应向鲍某7支付补偿款203889元；应向鲍某20支付补偿款196774元；应向鲍某19支付补偿款164546元；应向鲍某15支付补偿款170285元；应向鲍某16支付补偿款200887元。

16、武汉新运拆迁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房屋拆迁补偿审核表，证明：庙岭村大鲍湾E002鲍某15，可购房面积80平方米；E002-1鲍某19，可购房面积120平方米；E002-2鲍某5，可购房面积80平方米；E002-3鲍某20，可购房面积80平方米；E002-4鲍某7，可购房面积80平方米；E002-5鲍某16，可购房面积80平方米；E002-6庞某，可购房面积80平方米；B002-7徐某1，可购房面积80平方米；E002-8徐彩绿，可购房面积80平方米。总计可购房面积760平方米。

17、房屋拆迁补偿审核表汇总表，证明：庙岭村大鲍湾鲍某15拆迁面积131.77平方米，宅基地补偿80.6平方米，实际补偿金额170285元。鲍某19拆迁面积123.79平方米，宅基地补偿122.84平方米，实际补偿金额164546元。鲍某5拆迁面积123.79平方米，宅基地补偿122.84平方米，实际补偿金额202182元。鲍某20拆迁面积123.79平方米，宅基地补偿122.84平方米，实际补偿金额196774元。鲍某7拆迁面积123.79平方米，宅基地补偿122.84平方米，实际补偿金额203889元。鲍某16拆迁面积123.79平方米，宅基地补偿122.84平方米，实际补偿金额200887元。庞某拆迁面积123.79平方米，宅基地补偿122.84平方米，实际补偿金额202332.7元。徐某1拆迁面积123.79平方米，宅基地补偿122.84平方米，实际补偿金额201235元。徐彩绿拆迁面积123.79平方米，宅基地补偿122.84平方米，实际补偿金额201646元。以上实际补偿共计174.3776万元。

18、银行流水、个人取款及转账凭条，证明：

（1）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中心及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已按拆迁协议约定的金额向鲍某15等人支付了拆迁补偿款，支付于上述人员的交通银行账户。

（2）2013年9月9日，徐彩绿通过其交通银行账户向鲍某9转款201646元；2013年9月18日，徐某1通过其交通银行账户向鲍某9转款201235元；2013年9月25日，鲍某16通过其交通银行账户向鲍某9转款200920元；2013年10月2日，鲍某7通过其交通银行账户向鲍某9转款203922元；2013年9月23日，鲍某5通过其交通银行账户向鲍某9转款162215.42元；鲍某19交通银行账户2013年9月4日开户金额164546元，2013年9月5日转出164545元；庞某交通银行账户2013年9月4日开户金额202332元，2013年9月5日取现49000元，转出153332元；鲍某20交通银行账户2013年9月4日开户金额196774元，2014年1月17日转出196700元。

（3）鲍某15交通银行账户(421904269481000015202)2013年9月4日开户金额170285元；2013年9月24日取现60000元，同日向鲍培方交通银行账户转入110313.14元。

（4）肖某农业银行账户（62×××18)于2011年6月27日转存64940元。

19、豹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庙岭村大鲍湾猪场拆迁委托说明及拆迁还建说明，证明：

（1）豹澥街庙岭村于2009年启动拆迁工作，先期由街（镇）政府工作人员负责谈判。2012年，根据管委会要求，为廉洁高效开展拆迁工作，豹澥拆迁工作由政府工作人员负责谈判转为由专业拆迁公司负责谈判。2012年通过招标，豹澥街道办事处将庙岭村大鲍湾猪场拆迁委托给武汉新运拆迁服务公司完成。

（2）经查实，目前庙岭村大鲍湾猪场拆迁所涉9户还建情况如下：E002鲍某15已还建40平方米一套，位于豹澥还建小区五期九栋一单元1503室；另40平方米一套未还建。E002-1鲍某19已还建80平方米一套，位于还建小区五期八栋一单元402室；40平方米一套，位于还建小区二期37栋一单元1102室。其他关联7户目前未还建。

20、收条，证明：2014年11月26日，大鲍湾13组村民代表鲍某12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今收到大鲍湾1号队拆迁水库后的猪栏，经两个队代表协商由1号队赔偿给16万元人民币，现首付12万元，等猪栏拆后一次性付清。双方经手人签字：鲍培方、鲍社教。此收条由我代表13队保管。案发后，被告人鲍培方退出了部分涉案款项。

21、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及湖北省暂扣款物票据和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现金缴款单，证明：

（1）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将证人鲍某11、鲍某12分别上交的涉案款项人民币26万元、11.8万元，共计人民币37.8万元予以扣押。

（2）经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街道纪委督促，被告人鲍培方退还的暂扣在庙岭村委会的涉案款项人民币32万元上交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财政所银行账户。

22、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

（1）被告人鲍培方儿子鲍某9目前下落不明，该部正在追抓。

（2）关于鲍培方贪污案的其他相关涉嫌犯罪人员的问题，将在鲍某9到案后进一步处理。

（3）关于鲍培方涉嫌贪污案所涉还建房，已还建160平方米，待主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将以评估价计算国家损失。

23、被告人鲍培方的身份信息，证明被告人鲍培方犯罪时系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人。

24、被告人鲍培方供述：我1990年至2014年底在豹澥镇庙岭村一组任小组长，其中1997年至2006年兼任豹澥镇庙岭村村副主任，2006年至2012年12月兼任庙岭村委会副书记。豹澥街庙岭村2009年开始拆迁的。根据村委会会议商定，村委会六个成员，每名成员负责一个片区的拆迁协调工作。根据分工，我负责大鲍湾的拆迁协调工作，在拆迁过程中，分片的村委成员具体负责所管湾子拆迁户的身份信息、房屋信息的核对工作。先由村委成员将要拆迁的户主找过来，核对户口本等信息，再通知拆迁工作人员前来与要拆迁的户主进行谈判。村小组长在拆迁过程中，与村委委员负责的工作一样，也是负责协调，具体负责被拆迁人身份以及房屋的真实性，只不过村小组长只负责本小组内的拆迁工作。大鲍湾养猪场是1998年由华中科技大学的职工周某3在大鲍湾租地盖的猪圈，没住人。盖好后跟小组签了10年承包合同，当时合同约定2007年合同到期后，该养猪场归小组所有。2007年，周某3跟小组又签订了5年的租赁合同。2010年左右，因经营不善，养猪场一直处于空置状态。大鲍湾有一组和十三组两个组，养猪场占了两个小组的地，属于这两个小组共有的集体资产。2009年时，有村民要买猪场，因租赁合同未到期，没有达成一致。大概2013年，我儿子鲍某9找六个村民鲍铁锥、鲍某8、鲍某6、鲍某5、鲍某7、鲍某18商议以鲍某9个人名义买下养猪场，然后以私房进行拆迁“赚钱”一起分，并且与这六个村民签订了养猪场出售协议（落款2009年）。不久，鲍某9把该出售协议给我看了，我后来问了鲍某6，他们六个人是不是同意将猪场卖给鲍某9，鲍某6说是的，他们六个人商量好了，我就同意了将养猪场卖给鲍某9。之前我村村民鲍某5向我提出由他出面洽谈猪场的拆迁，我问了猪场承租人后，承租人说合同没到期，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村小组处置集体资产，应该召集村小组村民大会决定。我当时自己认为这六个村民都是本小组的大户，代表了部分意见，于是就同意了。我现在意识到我做错了，违规转让了养猪场。鲍某9买大鲍湾养猪场也没有付款。后来，鲍某9买了9个户口，然后找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将养猪场以私房的名义进行了拆迁谈判。这9个户口我只知道其中两个，一个是村里的五保户鲍某15，他的户口在我手上（2012年左右，我到派出所给他办的，然后一直在我手上，鲍某15的户口是我给鲍某9去谈养猪场拆迁的），一个叫庞某，是鲍某8的外甥。这9个户口的家庭成员都不在猪场居住。拆迁补偿到位后，鲍某9将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分掉了。我作为村小组长，明知养猪场不是住房，之所以同意鲍某9虚假购买养猪场并以私房名义拆迁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我当时不懂政策，以为可以把户口安在养猪场上以私房名义拆迁，还有一个鲍某9是我儿子，多少有些私心在里面。鲍某15的户口在养猪场拆迁中获得了170285元和80平方米的还建房。其中我取了4.2万元，剩下的128285元我取了后给了鲍某9。80平方米的还建房，我领了40平方并于2015年初转给鲍某15的亲戚鲍某3了，剩下40平方我不知道。

庙岭拆迁是2009年左右开始的。征地补偿流程是先由村各小组长统计核实各组村民承包的土地面积，再将各小组的数据表报给村委会会计，会计核对各小组土地面积总数后，然后将各小组长所报土地面积数据表层交村负责人、村理财小组、街道相关领导签字审批。审批完成后，由村会计到经管站领取支票，再分发给各户名下的农业银行卡中。每个家庭的土地面积都统计在户主的名下。庙岭村第一组土地面积补偿到户表（2011年6月13日）是我叫上村民鲍某2跟我一起制作的，但是肖某（我妻子）、鲍某21、鲍某22早是我后来加上去的，该表制作后没有给一组村民公某过，肖某不知道，一组村民也不知道。这3.82亩土地获得了6.494万元征地补偿，这笔钱肖某取出来给我了。

本院认为，被告人鲍培方作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及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80.8716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准确，本院予以确认。案发后，被告人鲍培方接纪委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其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鲍培方退出了部分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鲍培方具有自首情节，已部分退赃，且当庭自愿认罪，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鲍培方的犯罪事实、情节和自愿认罪的认罪态度，结合公诉机关当庭发表的量刑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鲍培方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3月14日起至2022年3月13日止。）

二、被告人鲍培方已退出的涉案赃款人民币六十九万八千元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三、责令被告人鲍培方退出剩余赃款人民币一百一十一万零七百一十六元，后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王 友

人民陪审员  卢建荣

人民陪审员  刘晓萍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焦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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